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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湖口粑俗及相关方言现象
*
 

陈凌1 

(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江西省湖口县“粑”俗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蛇图腾时代。虽然如此，但是汉字“粑”出现得比较晚，大

致在清代，最初当记作“巴”。根据《说文解字》所解，“巴”的本义是蛇； 由此可见，湖口方言“巴”作“把”解时之所以念

［ma42］，是因为禁忌避讳。 

关键词: 把，巴，粑，湖口，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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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县位于东经 106°12, 北纬 29°25, 处赣鄂皖三省交接之地, 实吴头楚尾之要津, 历来是兵商必争之地。湖口县地处

鄱阳湖与长江对接之口岸, 即史载“彭蠡之口”, 是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现今行政区划属九江市, 西距九江 30 公里, 南离南

昌 180 公里。其北饮长江, 与安徽宿松望江为邻；西怀鄱湖, 与九江、庐山和星子一衣带水；东枕群山, 与江西彭泽唇齿相依；

南向平阔, 与江西都昌鸡犬相闻。 

湖口县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湖口方俗的与众不同。湖口之粑民俗悠久, 种类繁多, 形状各异, 口感不一。由粑俗而引

发出诸多特殊文化现象, 例如, “巴”很少有同音字, 而其中“巴”作“把”解时念作[ma42]。在湖口周边县市, 该文化现象

都比较普遍；根据相关文化考察, 笔者认为, 该现象是远古巫术的印迹, 当为语言禁忌习俗。 

文章以“粑”为线, 首先追溯粑俗历史来源, 继而从禁忌角度探讨相关文化现象。 

一、粑名由来 

在中国, “粑”俗源远流长, 最早记载可见《周礼》
[1]
:“羞笾之实, 糗饵粉餈 (茨) 。”据注疏所言, 郑司农云:“糗, 熬

大豆与米也；粉, 豆屑也；茨字或作餈, 谓干饵饼之也。”“玄谓此二物皆粉稻米粟米所为也, 合蒸曰饵, 饼之曰餈。糗, 捣粉

熬大豆, 为饵餈之黏著, 以粉之耳。饵言糗, 餈言粉, 互相足。”据《汉语方言大词典》
[2]
所记, 清西厓《谈徵名部下》云:“南

人谓餈曰巴。”《周礼》之餈当为后来的餈糕, 该记载最迟不会晚于西汉。湖口粑俗当早此而有之, 其餈即今之麻糍粑。 

“粑”是江南特有吃食, 是以粉 (各类米粉或面粉) 和水溲拌而后做成一个个的丸子团子。在各类粑中, 无馅的形状扁而

圆, 类似北方的饼；有馅的上面稍稍凸起, 类似北方的包子。湖口县的粑可以原料分类, 如炒米粑、糯米粑、小麦粑、荞麦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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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渣粑、玉米粑、卢粟粑、糠粑、蕨棘粑；也可以有馅无馅分包心粑、实心粑和溲的粑 (即馅儿和粉拌在一起做的团子) ；还

可以将包心粑按馅儿分更多的类, 如芝麻粑、豆芽粑、菜粑、豆腐粑、萝卜丝嘚粑、豆角嘚粑、竹笋粑、海带粑、香菇粑等等。 

“粑”是江南人的称呼, 书面或记作“巴”或记作“□”, 而北方或曰饼或曰糕或曰饵或曰糍 (餈) 。古之文献多北人所

撰, “粑”字又是口语俗字, 即使早期有记载也多记作“巴”。《蜀语》
[3]
曰:“干肉及饼曰巴, 牛肉曰牛干巴, 荞饼曰荞巴, 盐

块曰盐巴, 土块曰土巴之类。”校注曰:“川语凡粘结敛合之物统称巴, 并不仅限于‘干’者。” 

查之文献资料, “粑”字最早出现仅在清代, 如《读史方舆纪要》
[4]
白沙镇之《志》记载“东二百二十里〔为〕糍粑营”, 《本

草纲目拾遗》
[5]
云“以糌粑搓成者”“干饭锅粑二两”“陈米锅粑一斤炒”“锅粑每一升入银花一两”。据姜亮夫文集

[6]
, 《集韵》

曰:“糖馈饵名, 屑米和蜜蒸之, 餈糪俗作糍粑, 滇人呼饼曰粑粑。”然而, 查之《集韵》
[7]
, 书中并无“餈糪俗作糍粑, 滇人呼

饼曰粑粑”之语。 

“粑”字古之字典文献少存, 应该是清代才出现的一个新字。“巴”是“粑”之声符, 最初“巴”也是“粑”, 后来为区别

而加上义符“米”就是现在的俗字
[6]
, 有时也写作“”, 即同一项意义会出现三个不同的文字表现形式:巴、粑、。 

粑俗北方也有, 多称作“馍”“饼”“糕”, 虽异名而同质。不过由于材料所限, 北方“馍”之种类不多, 馍文化也不可能

像江南粑这么繁盛。由此可见, 粑俗盛于江南, 其文化远比北方的糕饼复杂；“粑”字是江南的俗字, 只不过因为古来文献多传

中原而没有记载。 

二、粑俗探源 

1. 江南蛇害古之江南森林茂密, 百草丛生, 虎豹狼蛇遍地。古代作品多有记载, 如《山海经》[8]不少篇章记载某方“多

蛇”, 或直书某国各类蛇怪, 而《搜神记》中有关蛇与人的故事更多。 

在《搜神记》[9]中, 或将蛇与祖先联系在一起, 如“鲁定公元年, 有九龙绕柱, 占以为九世庙不祀, 乃立炀宫。”或蛇常居

于祖祠之中, 如“元康五年三月, 临淄有大蛇, 长十许丈, 负二小蛇, 入城北门, 径从市入汉阳城景王祠中, 不见。”“晋明帝

太宁初, 武昌有大蛇, 常居故神祠空树中, 每出头从人受食。”或将蛇与人的生死联系在一起, 如“元帝永昌中, 暨阳人任谷, 

因耕, 息于树下, 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积月, 将产, 羽衣人复来, 以刀穿其阴下, 出一蛇子, 便

去。谷遂成宦者, 诣阙自陈, 留于宫中。”“球乃迹访其家事, 先世曾伐大树, 得大蛇, 杀之, 女便病。病后, 有群鸟数千, 回

翔屋上, 人皆怪之, 不知何故, 有县农行过舍边, 仰视, 见龙牵车, 五色晃烂, 其大非常, 有顷遂灭。”“晋怀帝永嘉中, 有韩

媪者, 于野中见巨卵。持归育之, 得婴儿。字曰撅儿。方四岁, 刘渊筑平阳城, 不就, 募能城者。撅儿应募。因变为蛇, 令媪

遗灰志其后, 谓媪曰:‘凭灰筑城, 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渊怪之, 遂投入山穴间, 露尾数寸, 使者斩之, 忽有泉出穴中, 汇

为池, 因名金龙池。” 

这类有关蛇与人的故事, 《搜神记》里几乎比比皆是。此类民间传说更多, 如《白蛇传》中白蛇和许仙的传说家喻户晓, 湖

口也有蟒蛇精松花蛇的神话故事。 

在文学作品中, 蛇常通人性, 最有名的莫过于《白蛇传》, 又如《搜神记》
[9]
“后汉定襄太守窦奉妻生子武, 幷生一蛇。奉

送蛇于野中, 及武长大, 有海内俊名。母死, 将葬未窆, 宾客聚集, 有大蛇从林草中出, 径来棺下, 委地俯仰, 以头击棺, 血

涕并流, 状若哀恸, 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当然, 更多的故事还是历陈蛇害之苦, 如“晋武帝咸宁中, 魏舒为司徒, 府

中有二大蛇, 长十许丈, 居厅事平橑上, 止之数年, 而人不知, 但怪府中数失小儿, 及鸡犬之属。后有一蛇夜出, 经柱侧伤于

刃, 病不能登于是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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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尽管经过了艺术加工, 但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了人们当时的生活现状。 

2. 糍粑祭蛇 

古之人常为蛇害所累, 敬畏之心有之, 搏杀之心自然亦有之。于是, 人们便想方设法避害除害。有关铲除蛇害的故事, 《李

寄斩蛇》
[9]
最为传神。 

东越闽中, 有庸岭, 高数十里, 其西北隙中, 有大蛇, 长七八丈大十余围, 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 多有死者。

祭以牛羊, 故不得福, 或与人梦, 或下谕巫祝, 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 然气厉不息, 共请求人家生婢子, 

兼有罪家女养之, 至八月朝, 祭送蛇穴口, 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 已用九女。尔时预复募索, 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

女。无男, 其小女名寄, 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 惟生六女, 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 既

不能供养, 徒费衣食, 生无所益, 不如早死；卖寄之身, 可得少钱, 以供父母, 岂不善耶!”父母慈怜, 终不听去。寄自潜行, 不

可禁止。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 至八月朝, 便诣庙中坐, 怀剑, 将犬, 先将数石米餈, 用蜜麸灌之, 以置穴口, 蛇便出。头

大如囷, 目如二尺镜, 闻瓷香气, 先啖食之。寄便放犬, 犬就啮咋, 寄从后研得数创, 疮痛急, 蛇因踊出, 至庭而死。寄入视

穴, 得其九女髑髅, 悉举出, 咤言曰:“汝曹怯弱, 为蛇所食, 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 聘寄女为后, 指其

父为将乐令, 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蛇为百越之祸患, 当地为免祸先以牛羊祭后以人祭, 李寄不忍而不得已杀之。 

该故事是神话传说, 不足为信, 但有一点是真实的, 即当时人们为蛇所苦, 非祭祀所能了事。李寄斩蛇所使用的方法是:

“先将数石米餈, 用蜜麸灌之, 以置洞口。”其“餈”就是糯米制作的糕饼, 也就是江南人所谓的“粑”或特称“麻糍”。 

蛇食麻糍或以麻糍祭祀, 绝非李寄独创, 应该是当时人所共知的, 或者在平日祭祀中就有麻糍祭品。由此可见, 以粑祭蛇

或祭祖之习俗自古而然, 至迟东晋时就早已有之。 

3.“粑”名渊源 

从民间传说到文人创作的故事, 蛇与祖先与人的生老病死都密切相关。 

蛇其多害其多, 人们深受之苦其多, 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蛇崇拜也随之而来, 如江西湖口风俗仍保留蛇崇拜之遗俗。根据

湖口遗俗, 凡逢时过节, 家蛇都要来家祈求祭品 (即讨要饮食) , 只要时节一过用不着驱赶自然会离开。老人们常说“蛇是祖

人”, 意思是说蛇到了家里就是祖宗回家了。因此, 哪怕是平日里, 凡蛇入室或在家附近都不许驱赶, 更不可打死。 

中国龙崇拜, 从蛇崇拜衍生而来的, 而蛇崇拜古而有之。中国远古时期, 女娲和伏羲都是人面蛇身, 东夷部落图腾就是蛇, 

蛇崇拜也是祖先崇拜。百越民族, 曾聚居长江以南丛林中, 后来才渐渐南移, 蛇崇拜同样历史悠久。
[10]
古之崇拜, 无论先人崇

拜还是动植物崇拜, 大多因心灵畏惧所致；由畏惧而生崇拜, 究崇拜之实无不心存讨好之意。为了从行动上表达一片忠贞虔诚

之心, 人们或留其特征实物 (羽毛、犄角或头骨等) , 或书其名或画其图像于旗帜, 称之为图腾崇拜。古人祭祀最直接的是书

其名讳于牌位, 安之庙堂之上或搁之堂屋柜头案尾日夜祭拜；或画祖宗图像, 湖口方言称作“画瓷板”, 以供子孙哀思；更有

甚者刻木为偶或錾石成像, 永世万代立于祠庙以享香火。江西省湖口县之蛇禁忌, 当为古百越之遗俗。 

《说文解字》
[11]
曰:“巴, 虫也, 或曰食象蛇。”食象蛇即巨蛇, 是森林常见的蟒蛇。这意味着蟒蛇名巴, 巴是莽蛇的象形

字, 即为蟒蛇的最早名称。今之巴山以及古之巴人, 其名称来源, 大体都与此巴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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粑者巴也, 当时越人将祭祀时的供品直接呼作“巴”, 就是模拟实物形状以表达敬畏之心。今天“粑”之形相各异, 或长

条或圆球或圆饼或方块, 但最典型的莫过于上凸下平的圆形有馅团子, 形如蘑菇盖儿。这是蛇盘曲之状, 画蛇巧匠都以此形最

为得手。在祭祖之时, 湖口人会做各种各样的粑, 但绝不会缺少以此形而做成的各类“包心粑 (带馅儿的粑) ”。蟒蛇盘曲式的

圆状粑形, 最早人们是出于崇拜之心, 即充满对蛇祖的敬畏, 类似刻木塑像之意；但随着民间文化风俗的不断演化, 又渐渐引

申出表达团圆而美好的心愿。 

做粑之初衷原为祭祀, 祭蛇也好祭祖也罢, 为何不叫饼不叫糕而名粑?我们认为这与最初蟒蛇之名“巴“有关, 是一种远古

图腾崇拜的遗存。 

江南之蛇崇拜遗迹, 除了忌打“家蛇”, 只在祭祀上留下粑俗。干宝讲述东越李寄斩蛇的故事, 其用字是“餈”而非“粑”, 

沿用的还是《周礼》中名词术语。干宝籍贯是东晋新蔡, 即江北河南新蔡人, 不知江南称谓或鄙视方言俚语, “粑”字自然就

不会出现在他的著作之中。然而, 当是时越人就应该称之为“粑 (巴) ”, 试看古越后裔迁入云贵一带今日粑俗盛况便可想而

知了。“糯米糯, 糍粑更糯。”糍粑是南方少数民族最高品级的糯米食品, 每逢节日多做糯米粑粑, 有时还染上颜色描上寓意吉

祥的图画, 然后馈送给尊贵的客人。粑粑就是汉族人的糍粑, 他们把糯米制作的馈送给客人, 而非糯米制作的粑粑就留给自己

食用。 

湖口人民没有直接以粑祭蛇, 但将家蛇看作“祖人”, 因此以粑享鬼既祭祖也祭蛇。在江西省湖口县, 大凡节日都得祭祀, 

红白喜事都得祭祀；而凡祭祀不可无粑, 如大年的麻糍粑、端午的小麦粑、中秋的炒米粑糯米粑、腊月的印粑豆粑、小年的柳

秀米粑, 即使那种史无前例的特殊困难时期也要做豆渣粑、糠粑以至于蕨棘粑。
[12]
由是观之, 笔者认为粑始而与蛇崇拜蛇祭祀

直接相关, 发展至今才渐渐演化为一种纯粹的饮食文化。 

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风俗, 代代相传, 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甚至会发生变异。人们承袭文化习俗, 都是不自觉的。因为承

袭之不自觉而渐渐淡忘了文化之所以产生的初衷, 久而久之, 人们因袭的只是一种文化形式, 很难道出个中文化内涵。湖口粑

文化, 大抵亦如此。 

三、相关文化现象 

1.“粑/巴”词缀化“粑”就是“巴”的俗体, “巴”是“粑”的本字。 

现在凡是像团子一样的球状物, 各地都称作“巴”“巴儿”“巴巴”。湖口方言亦如此, 大凡球状物或圆形物都叫“巴”“巴

嘚巴儿”“巴巴嘚球状物”。这些“巴”类词, 后来作为后缀缀于名词之后, 形成大量的附加式名词。 

“巴”后缀, 如: 

土巴 泥巴 茭巴 (茭白) 梨巴 (梨子) 下巴 (下颔) 鸡巴 (男性生殖器)  

肩巴 (肩头) 锤巴 (锤子) 叉巴 (叉) 刺肉巴 (刺猬) 肉巴 (肉乎乎的)  

“巴嘚”后缀, 如: 

肉巴嘚 (肉块) 煤巴嘚 (煤球) 饭巴嘚 (饭团) 火巴嘚 (火种) 屎巴嘚 (大便块) 糊巴嘚 (粉团子) 粉巴嘚 (薄煎饼) 豆

巴嘚 (大的煎饼) 蔸巴嘚 (根部) 圆子巴嘚 (粉团子) 球巴嘚 (球状物) 桠巴嘚 (松树球) 瘩巴嘚 (疙瘩) 节巴嘚 (竹节) 叉

巴嘚 (叉) 鬏巴嘚 (髻鬟) 瘤巴嘚 (肉瘤) 拳头巴嘚 (拳头) 杵巴嘚 (锤状物) 勼巴嘚 (猥琐之物) 蒂巴嘚 (蒂儿) 桩巴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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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根) 朗口巴嘚 (上身赤裸) 鸡巴嘚 (男性生殖器) 膝头巴嘚 (膝盖) 辫巴嘚 (辫子) 赤脚巴嘚 (赤脚) 露卵巴嘚 (下身赤

裸) 绒巴嘚 (棉球) 墩巴嘚 (矮而圆之物) 银子巴嘚 (银子) 金子巴嘚 (金子) 末巴嘚 (最小的孩子) 毛巴嘚 (婴儿) 癞巴嘚 

(癞子) 懦巴嘚 (懦弱者) 孬巴嘚 (笨蛋) 浑巴嘚 (笨蛋) 卡巴嘚 (蠢蛋) 臭巴嘚 (笨蛋)  

除了第一行之外, “巴嘚”都念轻声, 或指团状物, 或指肉乎乎之物。最后八个词都指人, 或为懵懂无知的小孩, 或指怯

懦怕事之人, 或指愚蠢鲁莽之徒, 或指形骸猥琐之人。“巴嘚”引申为人称后缀, 除了指肉乎乎的小孩之外, 绝大多数是贬义词, 

大致都指形状不佳神情呆滞言行笨拙者。 

后缀“巴嘚”由此进一步引申, 还可以用作性质形状类的形容词后缀, 如“肉巴柔软或肉乎乎的”“短巴巴嘚短短的”“皱

巴巴嘚皱皱的”“紧巴巴嘚生活拮据”“劲巴巴嘚干劲十足的”, 甚至还可以指少量或约数的数量词后缀, 如“隻巴嘚一两个”“根

巴嘚一两根”“两巴嘚一二两”“块巴嘚一两块”“百巴嘚大约一百”“千巴嘚大约一千”“万巴嘚大约一万”。 

无论是名词, 还是形容词、数量词, 或者是形状如粑, 或者是性质状态不佳, 或者是数量不多。当然大致如此, 不可一概

而论, 表可爱之状亦或有之, 如“臭巴嘚笨蛋”。 

2.“巴”类常用词 

在汉语方言中, “巴”的义项非常丰富, 但同音字却很少。在日常口语中, 在湖口方言中, 念[pa42]的常用字也只有三个:

巴、粑、疤。 

“疤痕”之“疤”, 并非湖口口语常用词, 最常用的替代词是“” (即“疤”的意思) 。“巴”与“粑”之关系, 上文已作

分析:“粑”是后起字, 在古籍中不见记载, 因此最后剩下一个“巴”, 得从语言学上予以推敲其究竟。 

根据《宋本广韵》
[13]
所记, “巴”假摄开口二等麻韵, 在湖口方言中似乎没有同音韵地位的常用字, 而事实上有一个应该

相同而实际又不相同的常用字———“把”, 即“把”当念[pa42]而念了[ma42]。在广韵中, “把”与“巴”差别只在声调, 一

个上声一个平声。然而, 在湖口方言中, 二者区别是声母不同, “巴”念[pa42]而“把”念了[ma42]。 

无论作动词还是介词, “把”都是一个读音[ma42] (念上声[pa33]都是书面文读) 。 

(1) 你侬歇下嘚到屋去把个钱嘚我啥等一会儿你回家去给我一点钱吧。 

(2) 你屋里也把人去跑一脚啥你家派个人去一下吧。 

(3) 你个嘚借可以, 明朝要把嘚我侬你现在可以借, 但明天必须还给我。 

(4) 其昨日不警觉嘚把肚皮骨跌断了两根他昨天一不小心把肋骨摔断了两根。 

(5) 我侬硬把其活气死了啊我真要被她活活给气死了。 

“把”念[ma42]这一语音现象, 不仅湖口方言如此, 其周边方言亦如此；如安徽省宿松以及岳西一带方言, 其读音都是如

此。这一带方言把“给我一点”说成“把点我”, 其“把”本读[ma], 但在异地交流时 (如昔日在湖口县行乞时) , 为了更好

地让对方能听懂自己的乞求, 便将[ma]相应地改读为官话读音[pa]。除此之外, 汉语方言“把”念[ma]的还有不少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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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本广韵》记载的音韵地位相比, 这些方言“把”的实际读音, 不仅声调不同而且声母也不同, 完全不符合音韵演变

规律。 

3.“把”变读为[ma42] 

今之“把”即古“巴”之形变, 然而“把”何以念[ma42]而不念[pa42]。之所以如此, 我们认为该现象源于远古巫术, 当

是语言禁忌的结果。 

图腾崇拜, 说到底也是一种禁忌。最初由畏惧而忌讳, 接着因忌讳而敬畏, 最后从敬畏上升到崇拜。不少农村忌讳老鼠忌

讳狗熊或忌讳豺狼虎豹, 人们平日里尽可能不直呼其名。正因为这些动物为一方之害, 人们为避其害而生诸多忌讳。例如, 湖

口称老鼠为“东西”, 《水浒传》记载山东老虎时称作“大虫”, 鄂西称蛇为“扭扭”。人们认为只要念叨其名, 其物就会不请

自来而且会越来越多, 这种语言巫术当追溯到女娲娘娘造人时的咒语。无论你是谁相信不相信这些禁忌, 在潜意识里, 人们都

会不自觉地非常相信这类咒语, 不但自己不敢犯忌, 也忌讳别人在自己家里犯忌, 在特别的日子里更不忘告诫孩子一定不要犯

忌。 

该禁忌属于巫术, 或称之迷信。入国问禁, 入乡随俗, 入门问讳。在民间风俗中, 忌讳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人们日常

不能不慎而又慎之。既然如此, 人们在生活中尽可能不说或少说这类忌讳词汇, 实在不得已则以其他词汇替代, 如古人为尊者

讳为长者讳。有些忌讳词甚至牵连到同音词, 如汉语“屄”和“卵”没有同音词, 不少方言因为“史”姓音同于“死”而变音, 

如湖口方言变读为“此”。为了表示对蛇的崇拜敬畏, 湖口方言尽可能避免其他词汇与之同音, 因此“把”义的“巴”[pa42]变

读为[ma42]。 

这是从民俗学上考察, 从语言学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巴”为古之莽蛇名, 后来引申出“把”义。在汉语方言中, “把”的语义非常丰富。 

湖口方言“把”的动作意义非常庞杂, 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十几项。 

(1) 把守, 如:①保安下嘚门跟里, 你得进不是保安都守在门口, 你进得去吗。 

(2) 拿, 如:②我冇点办法嘚, 主意还是要你侬把我没办法, 还得你拿主意。 

(3) 给, 如:③已场鸡屎把点灰嘚盖到这堆鸡屎用灰盖住。 

(4) 还, 如:④你个嘚借可以, 明朝要把嘚我侬你现在可以借, 但明天必须还给我。 

(5) 送, 如:⑤你去帮我把隻信你去给我送个口信。 

(6) 放/添加, 如:⑥汤里冇把盐, 已个淡汤这么淡, 是没放盐吧。 

(7) 借, 如:⑦你先把点钱的我用用起你先借点钱给我花花。 

(8) 派, 如:⑧你屋里把人去跑一脚啥你家派个人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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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嫁, 如:⑨女内下把嘚人家去了女儿都嫁人了。 

(10) 腾, 如:⑩你那个多位子, 把点空嘚我侬站站你那么大的地盘, 腾点空地让我站站。 

(11) 摆放, 如:11 已些东西不晓得把嘚哪地去这些东西不知道摆到哪里去。 

(12) 整理, 如: 12 吃饭哪, 快把桌子吃饭了, 快点整理桌子。 

(13) 移动/挪开, 如:13 你侬把凳把开些你把凳子移开点。 

在湖口方言中, 介词“把”的语义也将近十项。 

(1) 将, 如:①你把其哄嘚哪地去了你把他骗到哪里去了。 

(2) 被②已个多东西嘚把其买了两日这么一点东西被他买了两天。 

(3) 用/拿, 如:③她就是把块红布嘚遮嘚脸上她就是拿块红布遮住脸。 

(4) 给/往, 如:④把那碗放点糖嘚, 绿豆嘚不甜绿豆子不甜, 给那碗再放点糖。 

(5) 从, 如:⑤ (把) 一家叫一隻人出来, 我些人也好商量些从一家叫来一个人, 我们就好商量。 

(6) 对, 如:⑥其侬把我隻眼中打了两三拳他对着我的眼睛打了两三拳。 

(7) 在, 如:⑦我把柜嘚漆了个红漆嘚我在柜子上漆了一点红漆。 

(8) 管, 如:⑧都佬嘚下把爹爹叫家家都昌人都管爷爷叫家家。 

(9) 使/让, 如:⑨你后里不晓得把其侬哭得么样子去了后来你不知道使他哭成什么样字了。 

其实, 不仅湖口方言如此, 在汉语其他方言中, “巴”常含有“把”的义项
[2]
, 如四川成都话和云南昭通话的“给予”、北

京话的“用/拿”、新疆吐鲁番的“扔/挪”。 

随着词义的演化, “巴”之“把”义演绎得过于庞杂, 有必要与其他意义相区别:于是“把”义之“巴”就变读为[ma42]。

这也就是说, 根据前文有关湖口粑文化之分析, 我们认为湖口方言“巴 (把) ”该念[pa42]而念了[ma42], 该[ma42]其实就是

“巴”之音变结果, 而不是普通话中的“把”, 或者说湖口方言的“把”是“巴”的另一个俗字。 

“巴”由[pa42]而变读为[ma42], 上文从语言禁忌上和从语音辨义上论证了音变的原因, 事实从音理上也可以得到比较合

理的解释。 

[pa42]和[ma42]之声母, [p]和[m]属于同部位声母, 而同部位的语音易于在口语中相混。在湖口方言中, “把”义之“巴”

恰好要避免“巴蛇”之“巴”, 于是就由[pa42]演变为同为双唇音声母的[ma42]。至于为什么变读为[ma42]而不是[bha42], 笔

者认为与发音便利省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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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际过程中, 人们发音图便利省力的道理如同小孩子学说话。小孩子最初五音不全, 只能发出一些张嘴可发的语音, 如

不送气塞音[p]/[t]/[k]、鼻边音[m]/[n]/[l]和舌面元音[a]/[i]/[∂], 尤其是双唇辅音和不圆唇前元音。从发音角度看, [bha42]

的发音麻烦在既要送气还要振动声带, 远没有发[ma42]方便省事, 在汉语方言中有不少类似的[p/b][m]相混的例证
[15]
。 

通过如上探究, 笔者的基本观点归纳如下。 

(1) “巴”是蟒蛇的古称, 但不是蛇的统称, 昔日长江两岸大抵都如此；例如今之巴山以及古之巴人, 其名称来源大体都

与巴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 为表敬畏之心, 人们状其盘曲形而进行粑祭祀, 不过粑祭祀之初衷而今不复存在。 

(3) “把”字最初就是“巴”, “巴”引申出“把”义之后, 因为语言禁忌而变读为[ma42], 即[ma42]之本字为“巴”而

记作“把”, 或从音记俗字为“扌马”。 

由此可见, 江南粑俗源远流长, 与之相关的粑文化现象亦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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